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謝三進，1984年生，台灣師大臺文所研究生。彰化縣北斗鎮人，旅居台北

多年。現任詩歌評論免費報《詩評力》（遠景）主編、《風球詩雜誌》總編輯、然

詩社社務委員。編有《台灣七年級新詩金典》（釀出版）、《我們所說的這個名字

──然詩社兩週年作品集》，出版詩集《到現在為止的夢境》、《花火》（寶瓶文化）。

身為廣大走詩分子的一員，始終在尋找創作的意義。 

 

 

 

一日捧著新印好的詩集到鄰鄉的前輩詩人家中小坐，躊躇滿志以為應該獲得

讚許，卻見前輩臉上未露喜色，只緩緩道：「縱使城市再遠，故鄉亦不可忘記……」

雖未明說，但確確實實指出我的筆下缺乏土地生命的痕跡。剎時懷疑自己是否無

意間錯過了什麼，或者抹煞了什麼。是小人物的缺席嗎？還是因為未曾用過鄉野

典故？應該不是的。小人物之為「小」以及典故之成「典」，皆為外人所賦予的

吧。倘若能回到當下──那個沒有必要寄託特定文明進程／繼承意義的時刻──

或許作品可能更「逼真」。〈博物學研究紀錄綱要〉便是這樣的一首詩，十九世紀，

綱未舉、目未張，所有的事物仍保有其原初的稱呼與用法……〈博〉一詩並非我

最終的答覆，但應該已在路上。 



 


